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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声枪响， 是从我家下面的街道那边响

起来的。 彼时正黄昏， 我正在看一本库切的

《等待野蛮人》。 枪声惊动了我， 我走过去打开

窗户， 下面的街道上， 人声鼎沸， 我见四个警

察抬着一个人走了过去， 情景有点像电影中抢

救伤员的样子。 伤者因抢救故， 光着上身。 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花垣这座只有几万人的小

城每天都在发生着故事

,

其中不乏一些事故。 我

关上窗户， 继续沉入小说中去了。

第二天就听说是一个警察牺牲了， 据说

是为了解救两名被挟持的女人 。 在医院工

作的朋友打来电话说 ， 那个警察中了一

枪 ， 子弹打破了腹部大动脉 ， 血流进腹

腔 ， 抬到医院的时候 ， 腹部业已为血充

盈 ， 胀大成一面鼓 。 朋友说到最后 ， 哭

了， 说， 死的是谢昌忠。

我愣了一下 ， 放下手中的书 。 我没有

哭， 对于我来说， 生死是寻常不过的事情，

实在激不起我心里的波澜。 但那个名字， 还

是令我感到震惊， 那个年轻的、 生气勃勃的

生命， 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 却在那一声炸

耳的， 不被我当一回事的枪响中， 完结了。

第三天晚上， 县里通知， 县直所有干部

参加谢昌忠的追悼会。 在灵堂那里， 我又看

见了他， 黑黑的脸庞， 灵光四射的眼睛， 似

乎不谙世事的坦率神情， 在镜框里。 我的耳

边又回响起那炸耳的枪响， 我只知道， 这个

人因为一个案子， 被歹徒的仿六四手枪子弹

打断了腹部动脉， 不到半个小时就死了。

几年前的一个周末， 我在卡朋水库钓了

一条大鱼， 把线扯断了， 换一根线需要一些

太空豆、 浮标座和锡片之类， 我却没有。 我

很不甘心。 彼时

,

我旁边有几个钓鱼人， 都是

五大三粗的人物， 说话有些粗鲁， 一个个晒

得黑黑的 ， 其中便有谢昌忠 。 谢昌忠很壮

实， 有点剽悍然， 是令人生畏的那种人。 见

我发窘， 笑说， 被鱼缴械了？ 我点点头。 谢

昌忠就笑， 揶揄我， 说我是喂鱼的。 又热情

地打开自己的包， 把太空豆之类的东西给我

装上， 自我介绍说是县公安局刑侦队的。 我

对警察向来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事起仓

促我又没有备用渔具， 只好看着他笑。 从那

以后 ， 我们便熟悉起

来 ， 偶尔在水库边遇

到 。 刑警忙 ， 周末也

经常忙于案子 ， 钓鱼

的机会不多 。 谢昌忠

是乐于助人的人 ， 每

遇到一些没有交通工

具的钓友总要把他们

捎回去 ， 大家便送他

一个外号， 公共汽车。

我们在一起钓鱼

的时候 ， 经常漫无边

际地聊天 ， 聊得最多

的是刑侦 。 他知道我

经常写点小说 ， 就把

一些案情告诉我， 说，

这样的情节可以写小

说了， 他以为只要情节复杂就可以写小说。

我曾经把发表在 《东方剑》 的中篇小说 《死

刑延期》 给他看， 他看了， 唏嘘不已， 说，

可惜你不干刑警 ， 你的推理能力一个字 ，

强。 我说， 我虽然没干过刑警， 但 《犯罪心

理学》、 《刑侦学》 之类的书倒是读过不少，

然后我们就聊犯罪心理学， 据他说， 其实有

预谋有动机的刑事犯罪在刑事发案中比例不

多， 多的是一些激情犯罪， 而激情犯罪中，

又颇多一些偶然性 ， 建议我如果写刑侦小

说， 可以把这种偶然性写出来。 我赞成， 但

却再也没有写过侦破小说， 感觉侦破小说有

点小儿科。

平日里， 谢昌忠有些低调， 除了身上那

套警察的黑色作训服， 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表

明他的警察身份， 但骨子里那种警察的气质

还是不经意流露出来。 有一次我搭他的车从

花垣去卡朋钓鱼 ， 途经保靖县毛沟镇 ， 塞

车。 下车去看 ， 路上有两个男人正彼此扭

着， 围观者如堵。 昌忠挤上前去劝解， 那占

了上风的人恶语相向， 说， 关你卵事！ 昌忠

也不生气， 笑说， 是不关我卵事， 但要是打

死或者打伤了人， 就是关乎你全家的事了，

冷静一点好。 两人闻声彼此放了手。 谢昌忠

先劝了一会， 两人把塞住公路的车让开了。

我说， 走吧， 钓鱼要紧。 谢昌忠说， 事还没

有完呢， 怎么走， 原来他要为他们调解。 我

说， 这是保靖的地盘， 不归花垣管。 昌忠笑

道， 算是我给兄弟县帮忙。 于是把两个人拉

到路边， 问了一下情况。 原来是两个司机会

车时擦了边， 也算不得什么交通事故， 只是

因为言语不和才动的手。 调解半天， 两人达

成了协议 ， 各自开车走了 。 谢昌忠跳上车

来， 说， 快走。 我奇怪， 事情解决了， 还急

什么？ 谢昌忠笑， 说， 怕保靖县公安局请我

们吃饭。

昌忠亦善戏谑， 曾问我， 当初何不选择

当警察？ 我说， 天下事三百六十行， 何必非

要当警察 ？ 对曰 ， 当警察好呀 ， 人多感激

之。 我说， 未必。 昌忠曰， 这是我干了二十

年警察切身体会 。 我说 ， 试言之 。 昌忠一

笑， 说， 人民群众提起我， 必言， “谢” 昌

忠， 不感激， 谢我干什么？ 我方悟， 大笑，

乐不可支。

那年

9

月

21

日， 花垣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获悉， 三名犯罪嫌疑人从吉首市挟持两名

少女逃往花垣， 住在某私人宾馆。 彼时昌忠

在家赶写起诉意见书， 未被派出执行任务。

见罪犯有枪， 而民警力量有所不足， 昌忠遂

请战。 在抓捕中， 昌忠与战友吴仕翔紧紧压

住了犯罪嫌疑人石某。 石某拼命挣扎， 掏出

身上暗藏的仿六四式手枪， 一声枪响， 子弹

击中昌忠腹部 。 昌忠中弹后 ， 大喊一声 ：

“注意， 有枪！” 奋力扭断罪犯持枪之手， 擒

之。 半个小时后， 昌忠不治。

昌忠有膂力， 读警校时曾获散打冠军，

性勇敢 ， 遇事必奋发争前 ， 勇猛绝伦 。 然

心细如发 ， 能从蛛网马迹中用功 ， 刑侦专

家曾说 ， 如假以时日 ， 可成大器 。 家贫 ，

其妻无职 ， 然朋友有难 ， 即倾力助之 ， 不

吝钱财 。 牺牲时家有余债 。 其死也 ， 闻者

无不流泪。

一位来自辽宁锦州，自娱为“游

手好闲”之人，被“为了你，这座古城

已等了千年！ ”这句广告词吸引至凤

凰。 “头一次来，感觉不错，确实很喜

欢凤凰的山水，还有这里的人！ 竟让

我对这座原本普通的小城顿生出许

多感动与亲切。 ”这番话发自朱永兴

先生的肺腑，他一见钟情于这座文化

底蕴深厚的小镇，现正经营着沱江边

一家名为“闲人居”的客栈。

一个北方人游遍了很多名胜古

迹， 为何最终定格于山清水秀、 地

灵人杰的凤凰古城呢？ 为什么会摒

弃城市的繁华， 只身专注于这地图

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城？ 朋友笑谈朱

永兴只为寻找那迷失于其中而不能

自拔的梦， 却在寻梦之时也为那些

同样来寻梦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充满

温馨与关怀的家。 笔者在与他的几

次交往中， 开始逐渐了解朱永兴。

东北汉子的彪悍粗犷于他身形

便可体现， 一头微曲棕黄的搭肩长

发， 配着一副金丝眼镜， 显出艺术

家的气质和风范， 举手投足间， 又

是那样地彬彬有礼。 “

2006

年夏天，

首次踏进凤凰， 傍晚， 小城的人们

在江边休憩、 闲聊， 充满着温馨与

关怀的气氛， 享受着自由自在的释

放， 渐渐地， 我也陶醉在这美丽的

小城中。” 随和的朱永兴边说边发出

爽朗的笑声。 他正宗的普通话中还

不时掺和几句地道的凤凰话。 一次

看不够， 两次享不完， 他先后四次重返这温馨、 宁静、

浪漫、 与世无争的宝地， 领略这座古朴小镇的美。

“其实， 作为一个旅游景区， 景色再美还是抵

不过人美。 我想念凤凰， 就是因为那里的人淳朴热

情。 不管是苗家儿女， 还是商家、 游客， 都很是可

爱。” 朱永兴在空间日志里这样写道。

因看好凤凰的旅游发展前景， 朱永兴决定就在凤

凰开始营造自己的天地。 起初， 在古城北边街盘下一

家店， 挂上 “湘西走玩” 的牌匾， 经营起石头之类的

旅游特色小商品。

朱永兴爱好广泛， 广交朋友。 不久， 便结识了凤

凰文化社会界的名流雅士， 经常邀约一起相互交流、 欣

赏。 朱永兴的诗文和摄影作品， 还有那挥洒自如的书法，

别有一番闲情逸致。 一切皆由缘分， 朱永兴与凤凰本地

一苗家女结为秦晋之好。

朱永兴感叹： 凤凰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还拥

有厚重的文化底蕴； 不仅有沈从文、 黄永玉这样的大

师级人物， 还有令人惊叹的文化积淀和浓郁民族风

情， 人、 景、 情融为一体的地方可不多啊！

再后来， 朱永兴出于对凤凰旅游经济与自身个

性的完美融合的考虑和思索， 决定经营家庭客栈。 于

是， 在沱江边租下一家私人宅所， 起名 “闲人居”。

单从名字便知， 那是一种坦然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的

追求与向往。

朱永兴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同时， 仍在探索客栈经

营之道。 今年初， 旅游因天时而处于某种低迷， 朱永

兴却抱有独到的见解， 对凤凰旅游前景发展寄予期望，

不断坚持联系旅游业同行， 规划着闲人居的发展方向。

他说， 他相信在政府有关方面的引导下和自己的规划

经营下， 定能走向旅游、 休闲、 度假于一体的未来独

特的牛市。

同朱永兴轻松闲谈， 时间便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做他的朋友， 本身便是一种快乐。 每次告别， 朱先生

都会亲自送你出闲人居至江边。

无数的人们在沱江河畔闲聊信步 、 休憩游玩 、

摄影索购， 沿江边星星点点的银铺， 纤长的柳条在

各色景观灯映照中摇摆着身姿， 吊脚楼上亮起的灯

笼， 成百上千的许愿河灯顺流而下， 歌声若隐若现

飘荡着……凤凰， 一个恬静的女子， 吸引着你渐渐

向她靠近， 浮躁的心体会不了她， 匆匆的脚步觅不

到她， 只有一颗宁静的心沉浸其间， 才能触及到她的

灵魂。 难怪美国的圣保罗夫妇选择永久定居在凤凰。

现今， 成为中国旅游强县的凤凰， 散发着无穷的魅

力， 吸引着诸多商客， 在这里实现自己永恒的梦。

怀 念 谢 昌 忠

文 /图 吴国恩

万人空巷送别谢昌忠。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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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昌忠生前深入矿山工作。

（资料图片）

7 月 15日， 吉首市社

塘坡乡齐心村的妇女们为

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加油鼓

劲， 她们利用早晚和农闲

休息时间苦练苗鼓、 苗歌

和其他文体节目。 奥运期

间，她们将走乡串寨与周

边苗寨的苗族群众载歌

载舞，迎接期盼已久的奥

运盛会。 图为该村两个年

近八旬的婆婆正与儿媳

们在硕果累累的梨树下

练习苗鼓。

程明君

摄

2007

年

5

月

20

日本报 “边城百

姓” 版刊发 《八方的爱托起飘摇的

家》， 报道了保靖县复兴镇复兴村杨

胜全一家在连续遭遇工伤、 火灾、 车

祸后得到了社会各界力量全力救助的

事迹。 近日， 杨胜全专门来到本报晚

报版部， 希望借报纸一角向所有给予

他家无私帮助的好心人士表示感谢。

“

2004

年以来， 先是二儿杨海

华因工伤瘫痪卧床， 接着一场大火

又烧掉了我的房子和粮食， 之后大

儿子杨海军又遭遇了车祸。 面对这

接二连三的灾难， 我感到无助和茫

然。 沉重如山的医疗费用压得我喘

不过气。” 虽然时隔几年， 老杨向笔

者述说时声音依旧哽咽。

杨家的不幸经过媒体的报道后，

很多单位 、 好心人纷纷解囊相助 ，

他们捐钱、 捐物， 希望能够帮助杨

家尽快走出困境。 在老杨带来的捐

助名单上， 笔者看到了一串长长的

名字： 西部矿业公司

2000

元、 州农

业银行

1000

元、 保靖县副县长杨剑

1500

元…… “保靖几乎所有的单位

都为我家献了爱心， 花垣和吉首的

单位也有不少。” 老杨说。

2007

年， 杨家收到社会各界捐献

的钱物

4.2

万余元。 老杨告诉笔者，

如果不是这些帮助， 他家肯定难以度

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目前二儿情

绪也稳定了， 正寻思着自食其力， 只

是每个月都得去医院换排尿管。

“虽然仍有不少困难， 但至少现

在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在最困难的时

候， 是党和人民给了我家莫大的帮

助， 我无以为报， 只想借助贵报一角

向所有的好心人说一声 ‘谢谢’， 愿

他们一生平安。” 老杨诚恳地说。

爱心撑起的多难家庭向社会道声“谢谢”

实习生

徐 浩 金 怡


